
舞蹈学■

在传统与现代中徜徉

——中国民间舞创作的当代民族性意识

0许恩

内容提要在当代民族文化与艺术观念的多

元化创新意识中，中国民间舞的创作以其不同的

形式特征与内涵特质折射出了创作者们的当代民

族性意识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其中，无论是透过动

态形象宣扬人性．还是在形式风格中立足时代：无

论是现代观念的“解构”与“重构”，还是“原生态”

歌舞与天地神灵的对话．都是创作者对“传统”与

“现代”这一社会发展之永恒主题的诠释。当代民

间舞创作应该拥有多元并举的局面．在“传统”与

“现代”这个永恒的话题中写下当代“中国民间舞

创作”的灿烂篇章。

关键词传统与现代民族性“原生态”歌舞

在当代民族文化与艺术观念的多元化创新意

识中，中国民间舞的创作历程有过曲折徘徊的微

慎探索，也有过豁然开朗的正步前行。尤其是20

世纪80年代，当现代舞的表现方式、芭蕾舞的训

练体系几近掩盖了民间舞的光华时，中国民间舞

不得不在中西方文化观念大潮的交错冲击中，举

步维艰地求索着自身的发展命运，甚至有过“教的

厌了，学的烦了，看的走了”的危机意识。因此，无

论是舞蹈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在思考着同样

的问题——中国丰富多姿的民间舞蹈文化如何在

现代社会巾体现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以“保护主

义”的态度对原生态民间舞进行原汁原昧的传承；

还是架构职业化民问舞．促使学院派民间舞的技

术朝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亦或两者相互贯通，

融汇对方的精华发展自己⋯⋯?至90年代以后，

艺术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和舞蹈市场的不断开拓为

中国的舞蹈创作搭建了最宽厚的舞台。各种风格

迥异、饱含创新意识的中国民间舞蹈作品，以不同

的形式特征与内涵特质折射出编导们的当代民族

性意识及其文化价值取向。

一、动态形象后的生命意义

随着中国文化思潮的“本土化”追求和舞蹈领

域中民族性意识的日渐浓厚．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中国民间舞台E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

往的“寻根”态势。舞蹈界频繁出现的“黄河文化”、

“黑土风情”各以其纯朴而又挚烈的形式风格占据

了当代民间舞创作的一个重要地位。以张继刚为

代表的一些编导便踏着这个“舞蹈文化意识复兴”

的浪尖，根植于民间文化的人性探寻。例如，在张

继刚的早期创作中，一台“献给俺爹娘”以特有的

民俗文化品格创造出了饱满的人性意昧。无论是

《俺从黄河来》、《好大的风》，还是《一个扭秧歌的

人》、《黄土黄》，每个作品都在舞蹈动态形象的背

后寓含着“俺爹俺娘”的生命意义。

作为90年代初中阂民间舞创作的一个文化

趋向，这类舞蹈的创作特色就在于以浓厚的民间

舞蹈动作，透过“律动”与“舞态”的形式特征，从

“秧歌”的生命价值中寻找人性之根，进而赋予一

定的文学形象。例如．东北民间舞蹈剧《好大的

风》．这个作品的摄动人之处不是在形式上比以往

更规范或者更接近于民间舞原本的广场形式和风

格，而是在东北秧歌表面动作的形式风格和技巧

背后．塑造了一个由活生生的人物情感与人物性

格构成的“人”的世界。其中。民间舞“动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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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于其诱发的情感效应。

在民间，动态形象后的生命意义就存在于人

们反复不停顿的舞动巾．他们总是以动作的循环

重复在喧腾的氛围巾逐渐达到群体的情感顶峰。

这一原生精神融汇在舞台创作中，便是以“动机”

的复现与强化，传达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张继刚的

《俺从黄河来》等系列舞蹈尤其具有这样的典型特

征，透过动作强调情感的抒发。他的作品也往往凶

“剧”的形式、具体的人物、事件及矛盾冲突而具有

了饱满的文学形象。在这类创作风格中．民问舞的

动作形象仍保留其作为民间舞蹈文化的特征，只

是在形式上打破了民间舞原有的规范化动作程

式，而更趋向于为作品的精神内涵服务。张继刚的

创作风格曾一度影响了中国很多编导的创作思

维，也曾有人批评这种一味的模仿反映出当代中

国民间舞创作思想与作品风格的贫乏。然而从另

外一个角度说．生命中的“人性”意味正是在这样

的创作风格中最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透过动态形象后刻画生命意义的风格性创

作，除了以“献给俺爹娘”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外．还

有一些以舞蹈系列剧的形式展示民俗风情的舞剧

作品，诸如《黄河一方土》(总编导：张继刚，山西省

歌舞剧院1989年首演)、《月牙五更》(总编导：门

文元，沈阳市歌舞团1991年首演)等。《黄河一方

土》在“少女篇”、“新婚篇”、“婆姨篇”巾叙述了闺

女成长为婆姨的生命历程；《月牙五更》则从“盼

情”的青春男女幽会到“盼福”的老年鳏寡合婚，将

人的一生浓缩在五更的“盼”中，以浓厚的民风民

俗表现了关东人的生命历程和他们对“生命意义”

的追求。如果说《好大的风》构造了一个人的内心

世界，挖掘人性之根，舞剧《月牙五更》、《黄河一方

土》则以地方风俗人情作为表现对象，在“风情歌

舞”的形式中，展示了一方水土的人文色彩。可见，

透过民俗民间舞蹈原型动态形象的局限，吏现由

民众的典型性格生成动态形象的人性宣扬．构成

了一种趋向于追求人性内在深度的当代中同民间

舞创作意识与形态。

二、形式风格中的时代精神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崛

起，使我们的“民间”的概念不再仅仅是模糊概念

中的“原生”形态．它在传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与当代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状态已息息相关。中

国的舞台“民问舞”也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

流派林立的舞蹈种类中确立“自我”一既是民族民
间的精神文化，又是当代的舞蹈文化。1993年，北

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以“厦门民间舞试验班”的名

义开始了走出规范性训练的刻板，强调民间舞心

态体验和内在气质的尝试：“⋯⋯我们的教学有了

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尝试。课堂上，不再从严格规范

的外部动律人手，教材的规范也不冉只是手的位

置、脚的方向、腿的度数等，而是从注重心态体验

人手．并注重其核心本质的强化训练，在动势上、

动律上，不再刻意追求线条的刻度，而更注重内在

气质的培养。”以“小白鹭”民间舞团为代表的舞团

和一些年轻编导在这样的观念中，大胆拓出了一

条全新的当代“剧场”挺问舞之路。

“小白鹭”民间舞团遵循着舞台民间舞的社会

审美效应，将“心态体验”和“内在气质”建立在民

族文化的共性积淀上和时代的青春气息上．立足

于当代审美心理，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与当代的生命观念紧密相连，并且在创作中大胆

借咎、吸收多元化的艺术创作手法，于青春与热情

中演绎着具有全新色彩的中国舞台民间舞蹈。

2003年．一台清新别致的“春之约”舞蹈晚会展示

r她十年来坚持的当代民间舞蹈创作风格。从整

台晚会来看，舞蹈作品没有特别设计哗众取宠的

技巧．也没有特别选择寓意深刻的题材，更多的是

强调了民间舞独特的动韵、气质与当代生活、情感

的紧密结合。例如，傣族双人舞《孔雀飞来》的形象

塑造既不同于刀美兰娴静端庄的传统韵致，也不

同于杨丽萍超凡脱俗的舞蹈风格，而是在疏张有

致、收放自如的韵律感与节奏感中栩栩如生地刻

画_『两只交颈相悦、轻游漫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

孔雀。汉族舞蹈《老伴》采用鼓子秧歌与胶州秧歌

的动作元素，借鉴小偶戏的表演特色，刻画了两位

携手走过人生喜悦与沧桑的老人。编导运朋大量

朴实的生活化语言与诙谐的情节．娓娓道来人间

最动人的真情。作品将最真实的生活体验与最符

合人物性格特征的表演方式相结合，强烈地触动

着观众的心弦。同时，极具现代感的舞蹈音乐是这

类民问舞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往往改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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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音乐或在民间音乐原有的旋律中注入现代风格

的节奏感，以加强舞蹈的时代气息。

“小白鹭”的创作意识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继

承与发展的鸿沟，刨造出一种更贴近时代精神．充

满现实生命意蕴的巾剧当代民间舞蹈文化．并培

养出了靳苗苗、刘立功、江靖弋、袁莉等当代舞坛

上的新生力量，继续坚持着在民间舞纯正的形式

风格中创造时代的精神特色。随着人们审美需求

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小白鹭”们立足干中国民间

舞的形式风格，塑造时代精神。也许并不需要刻意

去寻求所谓巾剧民间传统文化的“深邃意境”．也

不需要刻意在舞蹈的背后隐藏所谓的“生命意

义”，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在那潺潺溪水的流淌中不

经意地诉说着她的美丽；我们的民俗风情就在那

藤枝蔓叶的婆娑中悠然地舞动着她的清香；我们

的时代精神更在于它们的每一个动态、神韵所流

露出的真实情感体验。

三、现代观念的“解构”与“重构”

当以张继刚为代表的“民族根性追求”和以

“小白鹭”为代表的“民族心态体验”各自为中国当

代民间舞的创作开辟r风格化的道路时，民间舞

蹈文化的开放性胸怀再次接纳了另·种创作风格

的探索——民间舞蹈动作的“解构”与“重构”。仍

然是力创“当代民间舞”，所不同的是，前两者紧紧

抓住其作为民间舞蹈文化的审美内涵和心理认

同，舞蹈形式上的丰富多样并没有破坏其作为民

间舞的根本文化属性。而民间舞蹈动作的“解构”

与“重构”对中国民间舞蹈动态形式的“破”与

“立”，却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舞蹈的动作思维之上。

中国民间舞刨怍的现代观念动作思维，似乎

与以北京舞蹈学院为首的“学院派”教育与创作的

某些追求有着密切的关联。巾于“学院派”民间舞

的创作既要“在对民俗民间舞蹈文化的宏观审美

把握上进行重构与创造，以传承、丰厚整个民族民

间舞蹈文化内涵为价值取向”，又要适应当代舞蹈

的社会审美观，同时还要兼顾“学院派”舞蹈教育

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高、精、尖”的人才培养

模式要求民间舞的课堂教学不仅具有继承与创造

民间舞蹈文化的功能．还要注重民问舞纯技术性

的动作训练、开发学生的形体和心智技能。因此，

如何创造出既具有民间舞的形式特征，又具有当

代思维特点的民间舞样式；如何在民间舞的教学

与创作中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一直是一个具

有探索性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一些编导追求民间传

统文化本质内涵的同时，另一批持“现代主义”观

念的编导们高呼：“⋯⋯中国民间舞在日渐成熟的

体系中已落人程式化框架，⋯．．，除了要以保护主

义的态度继承传统，还要以‘现代主义’的态度脱

开‘母体’，力创当代民间舞⋯⋯”。于是，西方现代

舞的“动作”观念逐渐被他们引入到民间舞的创作

中，语言“解构”与“重构”愈发成为当代中国民间

舞创作的时髦用语。而西方现代舞的“时间”、“空

问”、“力度”等概念更是伴随着动作的“解构”与

“重构”扩大了传统民间舞的“可舞性”，并打破了

传统民间舞蹈原有动作方式的惯例，出现了《我们

一同走过》(总导演：高度)、《新农服、旧衣服》(编

导：万素)等晚会和作品。

很屁然，大多数持此观点的编导们都接受过

现代舞的训练，并且试图在中国民间舞的创作中

注入新的动作观念，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

民间舞”。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中国传统民

间舞的动作常常饱含着老百姓千百年来虽世俗化

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意识。而西方现代舞蹈动作观

念的加人．在形态上势必打破了民间舞动作的传

统审美经验，存在着新鲜的空间形式感与传统的

韵律内涵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西方的“时间”、

“空间”、“力度”等“科学”性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讲究“气”、“韵”、“神”、“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

盾最终引起舞蹈圈内诸多人士对“当代民间舞”之

民间舞蹈“文化属性”的质疑。但是，从民俗学的角

度说．民间文化的不断发展正是基于社会环境与

文化观念的变更。当代民间舞的现代创作观念与

实践将带动传统民间舞蹈文化适应“都市”这一新

的生态环境，适应不断出现的新的审美要求。作为

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舞创作的一种理性追求，它

有存在的合理性．而最关键的是对它们的概念和

文化属性的界定做出准确的判断与区分，这样也

许能够在真实地传承“民间舞”这一传统文化时减

少一些容易产生的误解。

四、“原生态”歌舞与天地神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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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后，中国现当代艺术教育的兴起与

都市文明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间舞从“民间”的生

存线索巾走向更为开阔的空间，开辟了新的专业

创作领域。近年来，当专业领域内的编导们为当代

民间舞创作的民族性意识和文化趋向而莫衷一

是，为民间舞的“动作性”各持己见时，曾经以《雀

之灵》享誉中国舞坛，在国外被奉为“巫女”、“舞

神”的白族舞蹈家杨丽萍带着她的大型原生态歌

舞集《云南映象》再次成为21世纪中国民族民间

舞坛上的焦点。人们愈发沉醉于“原生态”歌舞那

原汁原味的浓郁民风，并为之深入灵魂的生命力

所震撼。

《云南映象》收集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苗

族、佤族、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现存的，甚至是濒

临消失的民间歌舞．从“混沌初开”到“太阳”、“土

地”、“家同”、“火祭”、“朝圣”，冉到“雀之灵”的升

华，整合出了一个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久远文化。

太阳、火、土地、大自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

拜，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跳舞是为了沟通天地，与

神明对话。在《云南映象》的品牌塑造中，杨丽萍的

创作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发现原汁原味的民

间舞蹈，并在原有的动态基础上进行节奏和造型

的蕴色。例如，《烟盒舞》里的“蚂蚁走路”、“青蛙翻

身”、“蜻蜓点水”、“昆虫交合”那些对动物的直接

模仿来自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求偶、生殖舞蹈；而

花腰彝族《海菜腔》中的“拍手舞”，在杨丽萍的加

工后节奏更丰富。正如杨丽萍所言：“我的工作本

来就不需要去编什么．我的工作是去整合”。可贵

的是，她的整合不但没有削弱民间原生形态舞蹈

的意味所指．而且能够以舞台特有的视觉冲击力

带来更大的震撼。其二，是建立在她的民族信仰上

的舞台创作舞蹈。例如，《月光》、《女儿国》、《雀之

灵》等。其中，《月光》倾诉了女人如月般的圣洁；

《女儿国》吟唱着高原女人一生的辛劳，《雀之灵》

则以孔雀作为化身并达到灵性的升华。

杨丽萍对云南民间舞蹈文化的情有独钟，对

外来编舞技法与训练方式的脱离，形成了她独树

一帜的民族性意识。她的舞总是在诗性的意境中

表现得如此超然、空灵与淡泊，而《云南映象》最能

打动人的便是那原始的冲动。凶为，这种原始冲动

原本是深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如果说张继刚

的创作是将苴民族性意识建立在对民间传统舞蹈

文化所包含的人性内涵的解读上．更加注重的是

“人本”的社会性刻画，那么，《云南映象》中的族人

们则是把自己与天地造化合为一体，它的民族性

意识更在于人对神灵、对天地自然的信仰，对“人

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生参悟。

当代中国民间舞的创作是丰硕的，同时也是

多维度的。每一种民间舞创作的价值取向，都取决

于编导对于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创造性理解，他

们不同的民族性意识造就了中国民间舞在舞台上

的绚丽色彩。除了上述代表性的创作意识，还有很

多优秀的作品在令人耳目一新的个性特征中传达

出更广阔的文化内涵。如．男子三人舞《小伙·四

弦·马缨花》(编导：陶春)对“马缨花”这一彝族图

腾崇拜的道具运用；女子群舞《圈舞》(编导：李楠)

所表达出的古老文化中的和谐意识等。此外，中国

民间舞蹈仍有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等待我们的挖

掘。而无论是透过动态形象宣扬人性，还是在形式

风格巾立足时代；无论是现代观念的“解构”与“重

构”，还是“原生态”歌舞与天地神灵的对话，都是

创作者对“传统”与“现代”这一社会发展之永恒主

题的诠释。

面对“传统”与“现代”这个对立统一的社会发

展现象，一个优秀民族的文化艺术要开拓性的发

展创新．不仅应该深植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还

应该借鉴、吸收现代边缘艺术，注重自身特色的发

扬。面对21世纪日新月异的艺术之河，民间舞要

生存发展，也应是在自我认知、挖掘本体文化意识

的基础上．把民族积淀与当代艺术立体的、多维的

和开放的审美特质结合起来．在发展民族民问舞

蹈文化特色的同时，适应时代的要求。总之，当代

的民间舞创作应该拥有多元并举的局面，既要有

民族根性的剖析，又要允许动作观念的解放；既应

该有《云南映象》的“原生态”保护，也应该有“小白

鹭”的时代创造。在“f}统”与“现代”这个永恒的话题

中写下当代“中国民间舞创作”的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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